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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丑闻

一

在福尔摩斯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个女性——福尔摩斯对她的称呼一

直就是“那个女人”，我几乎没有听过他对这个所谓的“那个女人”用

过其他的什么称呼。在福尔摩斯看来，跟“那个女人”相比，其他任

何女人的才貌都相形见绌。可这并不意味着福尔摩斯对这个女人有着

什么别样的感觉，或者是喜欢，或者是爱，都没有。原因很简单，对

于福尔摩斯这种把理性和逻辑看得重于一切的人来说，情感的介入无

疑会影响他的理智和判断，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在进行推

理的机器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所以如果从感情方面来说，

福尔摩斯将不是一个合格的情人——你是不大可能听到从他的嘴里说

出甜言蜜语的，相反，很多时候他对你讲话的方式近乎古怪甚至刻

薄。在一般的观察家眼里，甜言蜜语无疑是大有用处的，因为从这些

话里可以试探出一个人的动机和性格。然而对于福尔摩斯来说，感情

因素的加入会使他的分析和判断掺入不纯粹的成分，从而使他由此得

出的结论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了。就像在一个精密的仪器里

放进了沙子，机器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正常地运转一样，对于他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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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感情就是他这样一部思考机器中的沙子。不过也有例外，有这

样一个女人，始终存在于福尔摩斯的内心深处，这个女人叫艾琳·爱

德勒，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然而在福尔摩斯的记忆中还是有着这个

女人的影子，不管这种记忆已经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甚至是变得模糊

不清。

在结婚以后，我跟福尔摩斯的交往减少了很多。新组成的家庭给

我带来的满足感和作为一家之主所应承担的责任，几乎耗尽了我所有

的精力。可是我的老朋友福尔摩斯却和以前一样，对于很多世俗的人

情交往和繁文缛节，丝毫不以为然。他仍然住在我们以前住的那所贝

克街的房子里面，整天把自己埋在一大堆旧书里。他的生活很没有规

律，经常在一个星期里服用药物，而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蒙头大睡，

就这样在亢奋和懵懂之间游荡无常。他仍然和以前一样对犯罪行为充

满兴趣，而由于他具有那种很强的判断推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经验，

所以总是能将很多棘手的难题完满地解决——其中有不少是官方侦破

部门因为无从下手而宣告放弃的案子。我也断断续续地从别人那里听

到一些有关他的情况：诸如应召到敖德萨去办理特雷波夫暗杀案；侦

破瑞克马里神秘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以及最近为荷兰皇家出色地完

成了一件微妙的使命等等。对于这些案件，我也和一般的读者没有什

么区别，只是道听途说罢了，没有亲身经历，甚至没有从他那里得到

关于这些事情的直接讲述，除此之外，对他的行踪我一无所知。

而在结婚之后的这段时间内，我已经重新开始了我的行医生涯。

1888年3月20日的晚上，在出诊回来的路上，我正好经过贝克街。对

于这所房子的大门，我当然印象很深。在我心里，总是把它同我所追

求的东西以及“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从那个

大门经过的时候，我突然想进去和老朋友坐一坐，聊一聊，因为我很

想知道这个善于思考的机器脑子里现在又在处理着怎样的难题。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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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的几间房子照得通亮，抬头望去，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福尔摩斯

正在屋子里徘徊。他的头低低地垂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在屋里快

速地走动。我很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和脾性，所以从眼前看到的情景，

我就可以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他又在思考案情。他肯定是刚刚吃完

药，在药物的作用下，在一种亢奋的精神状态中，聚精会神地思索着

什么离奇的案件。我按响了门铃，随即被带进这所我曾经住过的房子

里面。

看到我来了，福尔摩斯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兴奋的样子，但是我还

是可以感觉得到他内心里还是很高

兴的。他没有说什么话，不过从眼

神里还是流露出对我的关心，他示

意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然后把雪

茄烟递了过来，并示意我用放在

一边的小酒精灯。

他站在壁炉前望着

我，眼神很特别，带

有一种深深的自我

省思。

“看来你很适

应婚姻和家庭生活

嘛，”他说，“华生，

你看上去比以前要

重一些了吧，要重

七磅多。”

“是整七磅。”

我回答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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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觉得是七磅多一点。你过去可没有跟我说过你要重新开

业行医啊，你现在是在做这个工作，是吧？”

“是的，我没有说起过，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观察和推理啊。不仅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最近曾经被大雨淋

湿过，而且你家里有一个年轻的女佣，但是做事能力不强，对吧？”

“天呐！福尔摩斯，”我说，“你太厉害了！如果在几百年前的黑

暗时期曾经有你这样一个人的话，我想他是要被烧死的。你说的都是

对的，我星期四下乡出诊，回来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我被淋得透湿。

可是这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而且我已经换了衣服，你是怎么看出

来的？至于我们家的佣人嘛，她的名字叫玛丽·珍，做事情实在是太

不让人放心了，我太太已经把她赶走了。可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听到我肯定了他的推测，他开心地微笑起来，轻轻地搓着自己那

双手——一双非常敏感的手。

“要看出这些，其实很简单啊，”他说，“在你左边那只鞋的内侧，

灯光正好可以照得到，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鞋面的划痕，和磨出来的

痕迹不一样，这些划痕有六条之多，可都是平行的。于是我推断出，

你曾经在很湿的地上走过，而后为了除掉粘在鞋面的泥点，刻意地去

擦了你的鞋子。再继续推理，事情就很清楚了——在湿地里走，说明

你被雨淋过，而鞋子被擦成了这个样子，说明你们家的佣人，是一个

年轻漂亮的女性，可是却不大会做家务。至于我怎么知道你现在正在

做医生嘛，那就更简单了，只要看看你自己就行了。你走进来的时候，

从你身上可以闻到碘的气味，你的右手食指上的黑色斑点是硝酸银留

下的残迹，大礼帽右侧面鼓起一块，这应该是你放听诊器的地方吧。

要是有这么多明显的证据，我还判断不出一个人正在行医的话，那我

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听他解释得那么简单，我不禁哑然失笑。“你分析给我听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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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说，“任何事情都是那么简单，简单得让人觉得好笑，我感觉

自己也可以推理出来。可是在你还没有给我分析这些事情之前，我甚

至无法预测出你下一步要讲的是什么。这是因为我的眼力比你差吗？

但是我又不这么认为。”

“你的眼力的确不差，”他点燃了一支香烟，靠在扶手椅上，回答

道，“但是你却只是在看，而没有去观察，看和观察之间可是区别很

大啊。举个例子说吧，你经常看到这个楼里的楼梯，是吧？”

“当然了，每次上上下下都要看到嘛。”

“你上上下下有多少次了呢？”

“让我想想啊，至少有好几百次了吧。”

“那我现在问你，这个楼梯有多少个台阶？”

“多少台阶？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差别就在这里！你只是在用你的眼睛去看，而没有用你的内心

去观察，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差别。我就知道这个楼梯上一共有十七

级台阶。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不只是用眼睛去看，更是用心去观

察这里面的细节。对了，告诉你一个小方法，如果你对什么事情感兴

趣的话，你可以找个小本子，把观察到的东西记下来，这样时间一长，

你就会大有收获。”说着他把自己桌子上放的一张粉红色的便条递给

我。“我刚刚从邮班的手里收到了这个，”他说，“你读来听听。”

从便条上看不出是谁写的，也看不出什么时候写的，或者是从什

么地方寄来的。上面写道：

“某人将于今晚七点四十五分造访，有极为重要的事务相商。最

近阁下为欧洲大陆某王室效劳得力，足以证明委托阁下承办难以公开

追查的棘手要事，深可信赖。阁下声名远播四方，我等早有耳闻。希

望届时不要外出。来客如戴面具，请勿介意。”

“这件事绝对不简单，”我说，“你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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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还找不到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证据。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证

据就乱加推测，那么我们可能会犯大错。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不是从

实际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先有一个既定的看法和态度，然后把

他们认为符合的事实放进去，而对那些不符合他们观点的事实视而不

见。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所拥有的就是这张纸条，你能看出什么吗？”

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字条上的笔迹和纸张的纸质。

“写条子的人很有钱，”我试着用他的方法来推断，“这种纸一打

的价格就不止半克郎。纸的质量特别好，又硬又光滑。”

“你用了特别这个词，”福尔摩斯说，“不过你没有看到它真正特

别的地方，其实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根本就不是英国制造的，你对

着光看一看就知道了。”

在灯光的照射下，我

看到纸纹里隐隐透出

“Eg”和“PGt”的字

样。

“你知道这些

字 母 代 表 什 么

吗？”福尔摩斯问

道。

“我想可能是

造纸人的名字吧，

或许这些字母是被

打乱了顺序的。”

“不，不是的，

‘G t ’代表的是

‘Geskkscgaet’也就是德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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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就像我们的‘Co．’这么一个惯用的缩写一样。当然，‘P’

代表的是‘Papier’——‘纸’。现在就剩下‘Eg’了。我们可以在

《大陆地名词典》里找到答案。”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厚厚的棕色书皮

书。“Eglow，Eglonitz，——有了，Egria。是在说德语的国家里——

也就是在波希米亚，离卡尔斯巴德不远。‘因瓦伦斯坦卒于此地而闻

名，同时也以其玻璃工厂和造纸厂林立而著称。’呵呵，现在你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了吧？”他的眼睛里放射出开心的光芒，吐出一口烟

圈，高兴地微笑着。

“这种纸的产地是在波希米亚。”

“这次你说对了。是一个德国人写的这张纸条，这一点从纸条中

很多句子奇怪的结构可以看出，你能说不是吗？法语和俄语里没有这

样的用法。只有在德语里，动词的使用毫无规律。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调查这个德国人写这纸条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先写纸条给我，

为什么不愿意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现

在来的人应该是他，他本人也许会扫除我们所有的疑虑。”

当我们正在谈论这事的时候，窗外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还有

车轮和路牙石的摩擦声，接着有人使劲地按门铃。福尔摩斯吹了一下

口哨，显得很开心。

“从声音可以判断出一共有两匹马，”他说。他向外面看了看，接

着说，“那辆马车小巧玲珑，两匹马也是很漂亮的良种马，一匹就至

少需要一百五十畿尼。华生，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这个案子我们可以

大赚一笔。”

“我还是先告辞吧，福尔摩斯。”

“不用，不用，医生，你不用走。要是你走了，可能有很多事情

我一个人处理不了。而且这个案子疑问这么多，你又这么有好奇心，

难道不想探个究竟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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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走，可是如果找你的人不愿意多我一个人在

这里的话，那就……”

“没什么。你可以帮我啊，很可能他也会这么认为。一会儿他来

了，你就坐在那边的椅子上，别忘了要认真观察哦。”

那个人上楼梯的脚步声听起来特别沉重。缓缓地，缓缓地，从楼

梯到过道，最后在门口处停了下来。再接着响起了那个到访者有力的

敲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

我观察着走进来的那个人。他

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多，看起来很魁

梧很健壮。身上的衣服做工考究，

不过又有点不对劲，那就是这种奢

华铺张让英国人觉得很土气。他的

袖子和双排纽扣的上衣前襟的开叉

处都镶着很宽的羔羊皮边，深蓝色

大氅用深红色的丝绸作衬里，一只

用单颗火焰形的绿宝石镶嵌的饰针

别在领口。而他的脚上的皮靴，更

是高到小腿肚，靴口上镶着深棕色

毛皮。他给我的整体印象就是很有

钱，打扮得很奢华，但是却没有什

么品位，有一种不够文明审美的粗

犷。他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脸的

上半部遮护着一只黑色的面具，面

具盖过了他的颧骨。很显然，他刚

整理过面具，因为一直到他走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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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来，他的手还没有离开面具。再看他脸的下半部分，我发现他嘴

唇厚而下垂，下巴又长又直，显得坚决果断，而在这种坚决果断中又

搀杂着一种倔强，看来他很有个性。

“我写的纸条你看了吗？”他用沙哑的声音低沉地问道，从声音

中很明显地可以听出他是德国人。“我的到访在给你的纸条中已经提

到过了。”他不停地轮流打量着我和福尔摩斯，看起来他好像不是很

肯定究竟谁是福尔摩斯，所以也就不能肯定该和谁说话。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朋友，也和我一起做事，他叫

华生，是一个医生。在我办案时，他总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不知您怎

么称呼？”

“你就叫我冯·克拉姆伯爵吧，我是波希米亚贵族。我相信你的

朋友是诚实而善良的，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心地把向你说的事

情也让他知道。否则的话，我最好还是只跟你一个人说，你觉得呢？”

既然他这么说了，我觉得最好还是离开，可福尔摩斯却把我推回

到椅子上。“随便你选，要么告诉我们两个人，要么就干脆别说了，”

福尔摩斯对来访者说，“我已经说过，这是我的朋友，是值得信任的。

如果你要跟我说的话，就在他面前说吧，没有关系的。”

伯爵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说道，“那么你们要向我保证，两年

内不能把这件事让任何人知道。至于两年后，我就没有什么要求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件事能不能处理好，可能影响整个欧洲的历史进

程。”

“我可以保密，”福尔摩斯答道。

“我也一样。”

“你们介意我带着这面具吗？”他这话只是礼貌性的问问罢了，

因为还没听我们的意见，他就径自说了下去，“派我来的那个人不愿

意透露他真实的身份，所以坦白地说，我刚才介绍时说的并不是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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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身份。”

“可以理解，”福尔摩斯的神情好像表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

切都理所当然，所以他没有一点生气的迹象。

“这件事情很微妙，我们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阻止事情进一步恶

化。如果最终变成了一个大丑闻，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使整个

欧洲王室都蒙受损失。说得更具体点，那就是，受到最直接、最大影

响的将会是伟大的奥姆斯坦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世袭国王。”

“可以想像到，”福尔摩斯说话时声音很小，我甚至没怎么听清楚

他说些什么，说完后，他回到自己的椅子上，闭上眼睛开始陷入沉思。

我想，在这位来访者的心目中，福尔摩斯也许就是整个欧洲最有

头脑、最善于分析问题、调查案情和解决困难的侦探吧。可是他眼前

的福尔摩斯的表现呢，肯定使他觉得惊讶，因为现在的福尔摩斯看上

去的确是过于漫不经心了。福尔摩斯眼睛闭上了一会儿后，又慢腾腾

地睁开了，看着他的委托人，眼神里夹杂着一种不耐烦的神情。

“如果陛下能抛开您高贵的身份地位对您的束缚，把案件的情况

如实地告诉给我，”他说，“那么也许会对我的调查有很多的帮助，同

时这也是在帮助您自己解决这件事情。”

听到这里，那个人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后在屋子里面不停

地走来走去，从神情上可以看出，他很激动。过了一会，他把自己的

面具扔在了地上，一种绝望从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来。

“不错，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我就是国

王，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哦？是吗？”福尔摩斯说话的声音还是小得让人听不大清楚，

“其实陛下还没开口的时候，我就推断出您就是卡斯尔－费尔施泰因

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

奥姆施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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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谅解，”这个奇怪的客人又重新坐了下去，用手摸着他那

高耸白皙的鼻子，说道，“我想你能想像出，我很少亲自处理这样的

事情。可是现在遇到的这件事情，极其微妙，如果我把它告诉了一个

侦探，那我就很可能处于一种被这个侦探摆布的境地。所以我才不远

万里，装扮成刚才那个样子，从布拉格专门来到这里请求你的帮助。”

“说吧，什么事情?”福尔摩斯说着，又闭上了眼睛。

“我说得简单点吧，大约五年前，我在华沙做较长时间的访问，在

那段时间里，我认识了当时很有名气的女冒险家艾琳·爱德勒。我想

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吧。”

“医生，请你在我搜集的资料里找找看有没有这个名字?”福尔摩



冒险史 14

斯喃喃地说，眼睛仍然闭着。多年以来，他总保持着这样一个好习惯，

那就是把他处理过、接触过，甚至是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人名全都记

在一个本子里。所以，只要你说出一个人名或者一个地名，他总是能

很快地做出反应，无一例外。当然这一次也一样，我很快就找到了那

个女人的资料。这份材料夹在一个犹太法学博士和写过一篇有关深海

鱼类专题论文的参谋官的资料之间。

“拿来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嗯！新泽西州人，1858年生人。

女低音——嗯！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手——

对了！退出了歌剧舞台——哈！住在伦敦——一点不错！如果我没有

猜错的话，陛下应该曾经和这位女士关系甚密。而且她手里还留着一

些文字资料，它们能证明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现在您迫不及待地要

收回这些资料。”

“完全正确，可是我能做的呢……”

“您曾经秘密地和她结过婚吗？”

“没有。”

“那么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证明呢？”

“没有。”

“那我就不懂了，陛下。如果这位女士想用信件来讹诈或者做其

他事情，她怎么能使别人相信这些信件是真的呢？”

“因为那些字是我亲笔写的啊。”

“但也有可能是她找人模仿你的字迹写的啊。”

“我用的是我私人才使用的信纸。”

“可能是她偷来的。”

“我盖上了我自己的印章。”

“那也有可能是仿造的啊。”

“更糟糕的是我发了自己的照片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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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可以从别人手里买来的。”

“可是，照片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照的。”

“啊？不会吧！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了，陛下的生活也确实有些

疏于检点，不是吗？”

“我想我当时真是有点疯狂了，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

“那么说，这件事给您带来了不小的伤害？”

“当时我确实是年幼无知，因为那时我只是一个王储，做事不计

后果。说实话，我现在也不过三十出头。”

“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照片从那个女人的手里要回来。”

“我已经这么做了，可是我没有要回来。”

“出钱收买怎么样？”

“她不可能卖那张照片的。”

“那就只好用不太光彩的偷窃的方式了。”

“我早就这么做了，而且不止一次，都五次了。其中有两次我派

出去的人搜遍了她的整个房子，我们还在她旅行的时候把她的行李偷

偷地换掉，甚至连更卑鄙的手段我们也用过，我们曾经试着在路上抢

劫她，可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那么关于那张照片你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一点都没有。”

福尔摩斯笑了，说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小问题罢了。”

“可是对我的身份来说，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很显然，国王对

福尔摩斯的这种态度很不满，立刻给予了反驳。

“是的，您说得对，对您来说，这照片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

“是的，它甚至会毁掉我。”

“哦？是吗？毁掉您？”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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